历代书法评点

绿野萍踪01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她与汉字一并诞生在中华文明古国。一部书法史，也就是一部文字史，书法承载了中国古老的文明，是中国的国粹。

在浩如烟海的书法历史长河中，要精到的评述每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是一件浩繁的大工程。本文试仿效前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义”之类的关键词，评点历代书法，以便简要了解中国书法的历史脉络，以及历代书法特征及其代表人物。同时，以个人对书法的实践及领悟，辨析历代以来存在的明显疑误。

商人尚字。汉字诞生于殷商时期，这是当前最为可靠的结论。自甲骨文出土后，中国就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历史时期。殷商时代，文字初创，在占卜、纪事等方面，边应用，边造字，还谈不上艺术。我的理解，汉字在其初创阶段，今人所说的“书法”实际上就是写字的方法。只要把字写到能表已达义的程度便属不易，远扯不到“书法艺术”上去。至于今人认为甲骨文的艺术价值何其伟大，大概要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是书法理论家们自作多情，臆度古人之意，无病呻吟，借以拔高自己。其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字，吸取甲骨文的笔法营养，顺源流而下溯，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

中国文字的起源，一般都认为与结绳记事有关，更有人认为与八卦有关。但我以为，这是比较牵强附会的说法。结绳记事应该是以“结”记事，而不是以绳“段”记事。八卦是怎样画出来的，至今仍然是谜。即便是有坎卦象甲骨文的“水”字，但其他卦象则与文字不搭界。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六种造字法推敲，也与结绳记事和八卦没有多大的关系。郭沫若先生曾经认为，中国文字起源应是半坡时期。这一观点已被基本否定。我却认为，尽管半坡时期没有将文字作为记事工具，也就是说没有造出字来。但是，从其陶罐等器具及墓葬遗物上发现的大量抽象绘图来看，有很多具备了汉字雏形图像。汉字中，象形文字所占比例较大，因而，汉字的诞生应与远古绘画有更大的关系。

到了甲骨文时代，这些具备汉字雏形的绘画被进一步简化和线条化，并逐渐开始运用指事、形声等方法，造出了汉字。因而，甲骨文的主要功能是“写”字，故商人尚字。

甲骨文的书写主要是用锥、刀之类的尖利之物在龟甲、皮革和骨骼上画、刻，所以，刀锥等物是笔，龟甲等物是纸，不存在墨法。因而，在临习和创作甲骨文时，线条一般呈纺锤形，两头稍尖，笔画挺拔，清秀而有力。结构较为随意，墨法比较单调，要透出习习古意。也可借用绘画的笔法，以中锋表现其象形的结字意趣。

周人尚繁。甲骨文之后，殷末周初，开始将文字刻在石鼓之上，或铸于青铜器上，所谓“商鼎周彝”便是指此。这个时期，逐渐将两头尖的线条调整到两头基本一直，以圆形藏锋，俗称“玉箸”。铸在金属器具上的文字，较甲骨文大有变化，为更准确的表达文字含义，笔画开始增多，使汉字进入到一个相当长的化简就繁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字，又称之为“金文”。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又根据自己的文化需要，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基础上增删繁衍，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字。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字既繁且乱。但是，以书法历史传承而论，还是甲骨文—金文这条较为清晰的脉络为主流，各诸侯国的文字也就渐渐的堙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以秦篆为线划分篆籀书法，以上为大篆，以下为小篆。临习和创作大篆时，要讲究金石气，有刀刻铜铸的力道包涵其中。行笔裕如，结字随意，但必须讲究笔力饱满，藏头含尾，线条丰鼓，立体感、雕塑感跃然纸上。法帖大致有毛公鼎文、散氏盘、石鼓文等等。

秦人尚简。秦始皇统一文字，这是其一大历史功绩。实际上，在文字统一前，秦人就开始化繁为简，把小篆作为官方文字推广应用。秦统一后，以李斯为代表的小篆书家在继承金文大篆的基础上，讲究线条与结字的对称，将字按偏旁、读音清理归类，规范书写，便于记忆与掌握。同时，借鉴民间的书写方法，将复杂的结构与弯曲的笔画简化“拉直”，为隶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从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的大量秦简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文字书写兼具小篆和隶书的特点，横、捺基用采用雁尾笔法的比较多。

临习小篆时，要笔法稳健，保持线条的均匀对称。用墨要讲究，不可湮墨，中锋行笔，一气贯足，不可中间停顿，不可使线条中出现“焊接点”，或因为用墨不匀使笔画中有“墨猪”蹲驻。结字对称，取度长形，中宫紧凑，不可散乱。主要临池法帖为李斯的《峄山碑》等。

隶书的诞生，标志着文字书写开始走上通往现代文明道路，为真、草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隶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篆字的基础上，汉字更为简化，字的基本形状由圆变方，笔画改圆弧形为直形，笔画有了轻重变化，蚕头雁尾是其主要特征，其结架为楷书的形成提供了便利。隶书无论识读、书写更为简便，这是秦人于中华文明的又一大贡献。

汉人尚度。从大量的汉碑可以充分了解汉代的书法特点，西汉初期，小篆依然是官方文字，大约汉武帝后，隶书开始盛行。到了东汉，隶书渐次取代小篆，成为官方、民间应用文字。而在东汉中期到末年，章草、小楷、行书开始形成。尽管书体开始繁盛起来，但与小篆和隶书有着共同遵循的法度，新的书体基本上严格按照古法取度，中规中矩的创新。同时，论及两汉书法，必定是以隶书为主。皇象、钟繇等基本上属于三国时代的书法大家，章草、小楷等属于魏晋时代所产生的书体。

隶书临习首先在用墨上要有韵味，下笔裹墨要充分，使胸臆与墨意凝为一气，意在字先。下笔时回笔藏锋，切出蚕头，中锋行笔，贯力右送，稍加提按。出锋时，遇雁尾则下按右上送，力达尾梢时，回锋收笔。但要注意，一字之中雁不双飞，雁不飞时，笔力到后，回锋收笔。点、竖、撇、哲等笔画也讲究藏锋起笔，回锋收笔，提按自如。汉代隶书以摩崖石刻和墓志为主，主要临习碑拓有石门颂、西峡颂、鲜于璜碑、张迁碑、礼器碑、乙瑛碑、曹全碑、前后史晨碑等，洋洋大观，书家临池，一生难以穷尽。

自两汉以后，篆隶书法渐渐被人遗忘，即便是偶尔被人记起，也难以达到前人的高度，更遑论超越古人了。唐代李阳冰因为写小篆而成为有名有姓的书家，假如仅以其书法造诣，其篆书水平不过尔尔。清人另辟蹊径，唤醒沉睡的碑书，开创了另一个时代，这是后话。

说到汉代书法，就不能不提简牍。简牍一般分竹简和木简两类，是书写在用竹或木制成的小长片上。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这类书写材料被广泛应用。将简穿将起来，就是“册”，将册卷起来，就是“卷”。简牍书法最早产生于春秋时期，自然是以大篆为书体。而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文字各具特色，也有了“楚简”之类简牍书法。汉简因其出土较多，也广为书家所借鉴。汉代的简牍基本上是小篆、隶书，或篆隶相融的书体，一般写得比较轻松，特点比较鲜明。

晋人尚韵。韵，是一个不太好理解，或者属于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然而，晋代对于书法的贡献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比拟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书法四体完全形成，且皆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如四座高峰，难以逾越。尤其二王父子，尤其王羲之，他的书法地位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都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当然，晋代书法不可能一朝一夕所形成，三国时代的承上启下，对于晋代书法走向巅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以为中国古代文化繁荣与人文精神的彰显，，除了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而外，就是魏晋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期人文思想努力冲破士族阀门的重重压制，在乱世与强权的夹缝中抗争。因而，这个时期的风流文士更具个性，更具震撼力。他们在属于他们的时代，犹如石板底下爆发的种子，艰难的开花结果。因而，他们不具风吹雨打，尽情彰显个性，风流飘逸。书法艺术的“晋人尚韵”，大概就是这个时代背景中的一道绮丽的风景。至于王羲之等人书法的飘逸潇洒，空灵脱俗，只不过是艺术的表象，脱离了“魏晋风度”时代，其内在气质就将大打折扣。所以，不管后人将魏晋书法学到足以乱真的程度，也无法得到应有的评价。从这个角度理解晋人尚韵，比动辄拿“韵”来附庸风雅更为确切实在。

学书，应以魏晋书法为正宗大法。即或从唐人入手，也需适时转入晋人一路。学楷书的，可以以钟繇为范，学行草书的，当然以二王为经典，草书则以伯英张芝为法。其中，还有张华、崔瑗、皇象、王询、卫氏一门等。只不过稍感遗憾的是，晋代书法一般不刻，纸本保存不多。如张芝、二王等墨迹后人临摹的多，真本墨迹的少。比如，张芝的《冠军帖》等九种法帖，已基本确定是唐代张旭所作或临摹。尽管如此，魏晋书法的精髓仍然流传下来，习学者只要掌握精髓，就能大有收益。

北朝尚俗。俗，并不是俗气的俗，而是将其归类于民间书法。民间书法一词，原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沃兴华先生所创，我比较赞同。何以？当年西晋南渡，王导衣带渡江，宫廷文献基本上随之南徙。古代学书，与现在碑帖泛滥大不相同，基本上是以大文人大官僚的墨迹作为范本。而这些范本基本上难以流传，非上等人家不可能接触到。这就是古代书法家都是些达官贵人的主要原因。鲜卑族占领北方后，大崇佛教，迷信人死之后可以升入天堂或转世投胎。于是，官方民间大肆造像，希望佛界能够记住该人的生平事迹和身体状貌，以便关照下世投个好胎，不受诸般苦难。而因为资源匮乏，书法技法仅存片段，且由少数人所掌握。是以，大量的造像刻石并不用书法底稿，而是在石碑上现写现刻。也由于北方民族的彪悍与粗放，几乎所有碑刻都体现了笔法粗犷，结字奇险，不守成规的特点。书者不留其名，不宗成法，将中华文字以另一种奇特的手法表现出来，形成了这个时代有别于其他书法的奇特风格。尽管仍然有《张玄墓志》、《张猛龙碑》等逐渐归宗，但绝大多数的北碑都属于非书法家的作品。北碑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南帖北碑”一说，使北朝碑刻与魏晋帖书联袂雄视书法万代历史，是两座历史丰碑，后人当于其前匍匐前行。自北碑以后，直至清代，给以后的书法家提出了一个碑帖兼容的难题，于北碑与南帖之间辗转反复，神伤不已。

习学魏碑，当首先体会刻刀之于石上的感觉，并要有别于甲骨、汉碑的画、錾技巧。要想象一北方大汉，运足气力，不管三七二十一，在石碑上抡锤。时而火花四溅，时而碎石飞扬。笔锋稍挑，露锋劲切，笔锋到处，劲展外拓，然后手腕暗运，回锋向左，用力右推，直达收处。收笔之时，提笔切方，成斩钉截铁之势。北碑除龙门二十品之外，犹有刁遵、猛龙、张玄等墓志，是临池的上品范本。而南朝二爨，也具备北碑的气质。小爨无论外在外在形象与内在气质方面，更与北碑接近。而大爨则融合了隶书笔法与气质，隶书向楷书过度的转型痕迹十分明显。二爨独立南疆，与诸多北碑相映争辉。
隋人尚融。隋朝虽只38年历史，但南北民族大融合则是因为隋朝的建立而形成的。其书法也是一样，融合了南帖北碑，开启了楷书的一个新的时代。

书法界历来不太重视隋代书法，虽有《龙藏寺》、《董美人墓志》碑刻影印出版，但也没有为习书者所认识。因而，很多讲书法史者忽略了隋代书法。在学习唐人楷书时，往往会产生“断代”的感觉。实际上，尤其是初唐楷书受隋代书法影响较深。

近年来，陆续出土出版了隋代碑刻系列，基本上展示了隋代书法的风貌。其主要特征实以吸纳北碑为主，兼容南帖的笔法和架构，并有部分碑刻试图兼容隶书和篆书的笔法和结构。隋代碑刻较北碑稍显精致，法度趋于严谨，结构趋于稳健平和，大刀阔斧的张扬个性大为收敛，楷书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时期形成。这种风格上的变化，使唐人在笔法结构上更为精益求精。

临习隋代书法，要在理解北碑的基础上，用晋人笔法去写。起笔收笔较北碑细腻，中锋行笔，提按有度，基本上是两头稍重，中有提笔。捺画不上挑，收笔前有按笔，然后捻转笔管，提笔以中锋渐渐送出，笔将离纸时，有回笔之意。隋代碑刻较北碑版式要小，字也要小一点。因而，隋书写中楷最合适。主要碑刻范本有《龙藏寺》、《董美人墓志》、《宁赞墓志》、《张寿墓志》、《邓昞墓志》，以及诸宫人墓志等。除前两个墓志外，其他墓志稍逊，但也各具特色，可选择临习。

唐人尚法。唐代书法以楷书、草书最为出色，而所谓的“尚法”一般指楷书而言。唐人楷书是一座历史高峰，后人很难超越。其主要特征是笔法十分讲究，点画十分精到，书写时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结架十分严谨，上下笔承接要求准确到位，否则散架。评价唐人楷书时，“法度森严”便能概括。

唐人楷书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初唐时期，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为代表，这个时期，由于李世民大力倡导晋人书法，楷书宗法晋人，兼而吸收隋代书法营养，也有欧阳询以隶法写竖弯钩的汉隶遗风。初唐时期，还有李邕的楷书，也是别具一格，想是其见过《瘗鹤铭》（而《瘗鹤铭》有传为颜真卿所书）。北海之书笔力刚健，结构扁形，很有张力。且其融入了王献之行书笔法与结构特征，写得很有活力。二是中唐时期，以颜真卿、徐浩、钟绍京为代表，其中，以颜鲁公、钟舍人的楷书最有成就。颜真卿的楷书大气磅礴，结构外拓，一改前人中宫紧受，笔法内敛的成法，写来气势恢宏。颜氏楷书笔法架构取法汉简，并从隋碑中取舍，得其笔力，不似汉简的柔弱。与之几乎同时代的徐浩，书风大致与颜氏早期相类，尤其与《多宝塔》接近。而钟绍京的小楷为历代首屈一指，其传世之《灵飞经》笔法神授，架构精湛，空灵飘逸，后人无法超越。三是晚唐时期，主要代表是柳公权。柳氏书法极具个性，在碑版书法的基础上，综合了初唐、中唐时期的笔法特点，其欲外拓而紧收中宫的架构，有别于其他楷书大家。柳字点画写得骨力洞达，若可敲，则仿佛有铜声。

除楷书之外，唐代草书也值得大书一笔。以张旭、怀素、贺知章、杜牧、孙过庭等人的草书最为有名，且以癫张醉素为典型代表的狂草，也是一座书法丰碑。但是，我以为，唐书之“尚法”不应将狂草包含在内。张旭的狂草，与怀素的醉草虽然得到了当代很高的评价，但在历史上被很多大书法家所批评，被列入“野书”、“恶俗之书”一类。此二人的草书只可一临，而不可再学，取其气韵即可，万不可学其笔法。至于书谱，文好字好，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但从草书的角度考究，似也未达到应有的境界。

唐人的行书造诣也是很高的，颜真卿的《祭侄稿》有天下第二行书之誉，柳公权的《蒙诏帖》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习学唐人之书，应取法其楷书。此处以横画为例（上文及下文所述笔法皆仿此），略谈楷书笔法要旨。唐楷起笔可藏锋，也可露锋，露锋则空中取势，按照字帖横画的形态，找准入笔角度。入笔之后，笔锋稍提起，手腕暗运力内转，同时捻转笔管，将斜上指的笔锋调整为左向指，成中锋行笔。然后，手腕、臂配合向右用力，中间提按。至收笔处，按笔，稍向右上方提笔，再向右下方按笔，又稍提笔，向左下方切笔，最后向左上方收笔。此外，还要纠正一个概念，即“按笔”，一般都教学生“顿笔”。顿笔不准确，有爆发之势，按笔则是手腕运力，精准的把握力度与方向，使笔画细腻而不毛躁。

很多教材，或者教书匠极力推崇九宫格或者米子格临书，我不赞成这个搞法。在临写唐楷时，只要将纸折成方格即可。只要找准首笔在方格中的位置，以“上笔之收，便是下笔之起”的方式，与第一笔找第二笔的位置，更能潜移默化的理解楷书的间架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在转入行书、草书时，很容易理解“空中取势”、“承接使转”的概念，自然而然的把握了行草书的结字章法。

五代十国，战乱纷纷，没有几个人能够静下心来写字，所以，没有形成气候。杨凝式的《韭花帖》故被今人吹嘘得厉害，实际上并没有那样牛皮，可以略去不论。

宋人尚意。书法界才子越来越少，只得跟在儒生们“夫子微言大义”之后，也嚷嚷宋人书法“尚义”。我认为，“宋人尚意”。宋三家临池功夫颇深，而其个性风格非常突出，乃至于一般习书者不知其宗法何家。三家均取法魏晋，这是毋庸质疑的，而苏轼得法于李邕，黄庭坚用神于瘗鹤铭，米芾则化出二王精神。即便如此，三家皆与古人处心领神会，得其精髓，化出意境，并没有死搬硬套的追求所谓微言大义。苏字方扁，取李北海雄强之势，笔画劲展，实力厚重。黄山谷刀劈斧削，行书有长枪大戟的气派，势运舒展。草书极其讲究笔法，抑扬顿挫，不像唐人狂草树梢挂死蛇，点画无变化。米字格调高雅，“字正腔圆”，写到深处，潇洒大方，风樯阵马，好不淋漓。

据传，流传至今的二王书法有一些是米芾临摹的。米癫酷好古帖，巧取豪夺，有时借观之后，临摹一副送还他人，竟然不识其赝，可见其临帖功夫之神。即便如此，米芾书法决然有别于二王，这也是宋人尚意的有力旁证。

宋三家之后，极少有当得起历史大家的书家，二蔡虽然书法造诣较高，但实难与三家比肩。而南宋一朝，基本上是翻版三家，其中，尤以米友人为最。是故，有宋一代，习学苏黄米足够。

学宋人之字，也当学其“尚意”的精神，得其形固然为入门之道，更要化其神，学而不像，似而不泥，这是精要。苏轼之《黄州寒食诗》、《新年展庆》、《人来得帖》、《前赤壁赋》等，都是上好法帖。黄庭坚的《诸上座帖》、《李太白忆旧游》、《廉颇蔺相如列传》、《松风阁帖》，以及其他行书帖都是精品。米芾之《蜀素帖》、《苕溪诗帖》，以及很多手札都是极品。上述法帖足够临习，仔细品味，坚持用功，自然得其精神。沈从文先生曾经批评宋四家书法太文人气，都是小作品，此论可以参考，在临帖时加以揣摩。

元人尚义。有元一代，能够在书法历史长河中占有显著地位者，仅赵孟頫一人而已。虽然鲜于枢勉强能够得到后人一番议论，但其书法层次不过中等。即便如此，有此一人，足可撑得起元代书法旗帜，不逊于其他时代。

赵松雪是赵宋皇族，宋亡之后，做了元人的官。所以，影响了其书法地位。赵孟頫一生以晋人为本，把二王的字写到了传神的地步，并且发扬光大，至少在笔法、章法方面还有所超越。尤其楷书写得轻松裕如，与唐楷的法度森严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并列四大楷书家实至名归。

我以为，赵孟頫于临池之间，深刻体会晋人的笔法意境，于细微处领会，真正的将晋人之微言大义凝聚笔端，是历代以来最得二王精髓之人。至于今人吹嘘的沈尹默、白蕉等，那及松雪百分之一。别提赵孟頫，沈、白二人学二王及晋人，还不如很多默默无闻的书法爱好者。

临习赵书，即以晋人笔法与章法便得捷径。同时，还可掺以唐人楷书或北碑笔法。赵字是写得很漂亮的，参入其他笔法后，一定不要影响其美观。在唯美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化出自己的风格，才能达到临习赵书的目的。

明人尚矩。明代书家较多，前有董其昌，后有王铎、黄道周等人。至于被戏说演义隆重推出的唐寅等人，也只有文徵明的小楷书还值得一提，可略去不论。徐渭一代狂人，书法也乱来，所谓狂草，根本就不入格，也略去不论。

其昌是明代书法的扛鼎之人，更经康熙推崇后，名声大噪，几乎达到了与二王比肩的地步。实际上，董氏一生追慕二王，决心超越晋人，因而，早期非常小看在晋书中大有作为的赵孟頫。至死才感叹，穷此一生，终究不及松雪一半。我想，董其昌之所以有此感慨，是因为其临帖吊儿郎当之故。董氏是极聪明之人，字写得很巧、很灵动，飘然有仙气。尽管如此，董其昌还是属于宗法古人之类，没有变出更新的东西。

到了明晚期，以王铎、张瑞图、黄道周等为代表的书家，已经不满足在晋人手底下讨食的现状，试图突破藩篱，革故鼎新。但是，由于历史的沉淀太过深厚，王铎等人还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中规中矩的按照社会的需求进行书法实践。即便他们已经找到了从汉隶和北碑中吸取笔法营养的新途径，但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敢全面突破传统，只是小心翼翼在传统的边缘摘取一两朵“野花”，悄悄的打扮自己。王铎“强抱篆籀做狂草”，就是极好的印证。所谓清人才是篆籀书法，以及北碑书法的探索者，傅山高于王铎等腐儒论调，于此不攻自破。

晚明以王铎书法成就最高，他一日临帖，一日为他人作书，这是继承与创新最好的方式。王铎临书最勤，上至汉魏晋，下至唐宋元，只要他认为于己有益者，都要下一番功夫。但王铎临书有一半是意临，既有古人风貌，又有个人体会。所以，学王铎可以上下通达，追根溯源，学习到“化帖”的功夫。王铎之书辗转侧倚，章法多变，一时独步，蔚然成一代宗师。尽管我们以道德的绳索将其捆在一旁，但近邻日本和韩国对其推崇备至，甚至有大王（羲之）不如小王（献之），小王不如三王（铎）的评价，虽然不是十分客观，也大体能够印证王铎的书法成就。

明晚期，开始认识到北碑的重大作用，在张瑞图、黄道周的书法作品中能够明显感到北碑对明晚期书法的影响。这些人的书法一扫元以来的柔弱之风，笔法开始刚健起来，转折使转多现棱角。由于大明速亡，在这些试图创新的书家们最佳创作阶段，被朝代的更替所瓦解。张瑞图、王铎成了“贰臣”，黄道周做了清人的刀下鬼。历史就是以这样的遗憾，为后人带来无穷的感叹。

学习明朝的书法，当然是以董其昌等上面提到的诸书家为典范。到了晚明时期，还要将汉隶、北碑融合进来，以帖学为主，将字写得硬朗点。晚明一路，还极其讲究墨法，浓淡枯湿，消涨有度。所以，建议以张迁碑、鲜于璜碑，以及颜真卿楷书等体会墨法，做到蘸墨饱满，又不湮浸成墨猪。

清人尚气。气者，气力、气韵也。清代书法家与前人相比，有着幸福的宽松环境，很多有才华但与仕途无缘的文人，可以不受馆阁体束缚，进行大胆的创新。而那些放荡不羁的书画家，即使做官，也不安份，不断地搞怪。如郑燮等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书法是要讲传承的，前朝书家一定也是本朝书家参考的范本。由于晚明的探索，给了清人很大的启示，他们从篆籀、汉隶、北碑入手，找到了书法创新的门径，开辟了书法崭新的领域。我的评价是，清代书法足以抗衡晋代书法，其历史地位绝不亚于将书法推向历史高峰的魏晋时代。

何绍基崇尚张迁碑、张黑女志，为使字能达到北碑刚健有力的境界，采取回腕法书写，将传统书法写成了另外一幅摸样。郑板桥八分书法，放胆探索，不惜古怪，笔法杂乱，章法奇特，乱石铺街，广为大众所喜。随着金石篆刻的悄然兴起，邓石如、杨沂逊、赵之谦等人在篆籀书法中融入刀法，也写得刚劲非凡。金农等人大胆实践碑版书法，取法龙门二十品及汉代隶刻，漆书是其看家本领。而尹秉绶等人于隶书上创新，专取雄强一路，强强结合，其隶属大气磅礴，满纸烟云，煞是爱人。

不过，到了清晚期，康有为等人及其贬低魏晋书法，把北碑写死了，其弟子梁启超则又将魏碑写俗了。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清代书法还有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是以刘熙载、包世臣、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书法理论家，纵论历代书法，为后世书法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代书法还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创新。当代书法的创新，大概要走碑帖结合的路子。有清一代，已经将篆籀、碑书推向了一个高度，留给后人的则是怎样进行融合。这方面，实在很难。写碑多了，字易死板，求活则需习帖。帖临久了，则易浮滑，又去写碑，如此反复，进步容易，创新则难。

民国尚乱。碑帖都被古人写完了，而到了清末，碑也被写死了写俗了。于是，民国时又兴起复古帖学之风。但是，在帖学中又不能满足，更又喜爱碑书的力道与雄劲。所以，如军阀混战般，书界也一时不知所宗了。于右任的小草书得益于二王，但他并不满足，又于碑学中努力，结果并不太令人满意，两头皆失。于右任老书法，恕我不敢恭维。其他如沈尹默等，复古二王，但终不得要领。故此，民国书法就此打住，不再啰嗦。

今人尚形。当今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书法也渐次沦为艺术而失去其应用价值。是故，作为视角艺术的书法，自然而然的要适应时代的需求，追求形式上的艺术享受。讲究展厅效果，刻意设计作品，以及从大章法等方面寻求变化和创新，都不能予以诟病。相反，每一种探索都值得鼓励，都值得因循所长，进行有益的探索。汉字可以千变万化，因学识、因人品、因地位、因阅历、因所宗而各存所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为，我们的前人已经为这门古老的艺术开辟了无数的道路，只要苦心探索，沿着任何一条道路坚定向前，都能够有所收获。在本节中，我不想评价当今任何一位书家，也不想赞许或批评任何一类观点，只是想表达一种想法，那就是，当今书法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或者明天，只要有志于书法的人们，坚守这一块阵地，为后世留下一点遗产并启承后世来者，将中华国粹时代传承下去，不要因为世界文化的大同，以及科技的日新月异而遗忘曾经为我们的文明创造无数辉煌的书法艺术。

我时常想，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屡经挫折而默默无闻，书艺与日俱进但名气每况愈下。而那些名人、官僚，以及占据书法界主导地位的所谓的艺术代言人，论水平绝对不如苦苦打拼的纯正的书法志士，但他们就是能够成大名赚大钱。忿忿不平之余，又想到假使我一朝成名，势必同流合污，靠名气吃饭，颐指气使，胡乱做大家。更想到，在历史的长河中，历代书法有名有姓者不过两千余人，当今嚎啕者，不定谁人昙花一现，谁人名传千古。是以，心坦然，气舒畅。

今人尚形之于书法本身，就是追求酱油效应、展厅效应、冲击效应、古怪效应、拙劣效应、名人效应、官僚效应、有钱人效应。之于社会现象，就是徒弟捧师傅、师傅推徒弟、下级捧长官、穷鬼养富豪。这些现象见怪不怪，不必多所计较。更多的人还是在追求艺术的本质，更多的民间人士以之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最多换点笔墨钱，在茶余饭后吹一通牛皮而已。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在成名以前的爱好者、追求者，还是正儿八经的苦苦临池，这个时期的书法创作估计才是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艺术珍品。

今人尚形，于此不想多议，各位方家自省最好。

……，大浪淘沙而已。

中国书法历史大抵如斯，文字简略，挂一漏万，不足为道。然由此脉络，便可不上别有用心者所撰写大部头书法历史而被骗钱财了。了解大致历史，加以书法实践，还要谁人指点？！特作本文，以为书法爱好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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